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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妈妈》译后记

1
    “事情发生已经有两年了，我有时候做梦还会梦见他们。”我告诉安
妮小姐说，“梦里我看见她在大街上行走，就走在路当中，跟平常一个
样，胳膊上挽着罗纳德。她戴了副墨镜，帽子的样子很滑稽，穿的是
条紫色的裤子。她走起路来还是那副前后晃荡的样子。罗纳德也还是
老样子——又瘦又高，眼睛朝外凸，好像生怕有人会去欺负他。还
有，他一直张着嘴，一副想说话却又说不出来的样子。”
    安妮小姐点点头，说道：“那副样子我记得的。”
    “接下来那班小鬼就过来了。她开始嚷嚷，他们也冲着她高喊：‘疯
婆子！’她挽紧了罗纳德，嘴上还在骂骂咧咧地咒这些小鬼。他们一边
大笑一边回骂。”说到这里，我顿了一下，承认说，“这个梦我肯定已
经梦见不下一百次了。”
    安妮小姐又点点头，她点得又快又轻，好像只要再重一点点人就会
散架一样。这一阵子，她黝黑的皮肤好像缩水了，紧紧地绷在骨架子



上，一点弹性都没了。不过，她的头脑还是那么敏锐。
    “弗农，”她对我说，“你应该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要不就把它写
出来，不光是这个梦——所有一切。”
    我笑了起来，“你晓得的，我才不会这么做呢。除非老师非要我写
不可，否则我才不会把整个夏天都用来写东西呢。学业就够我烦的
了。”
    安妮小姐朝窗外望了一会儿，好像窗外可以找到答案一样，“你的
梦要你这么做，它们要你讲给人家听。”
    “安妮小姐，梦是不会要求我做什么事情的。”
    安妮小姐笑了，她说：“会的。你的梦会让你变成个胆小鬼，整天
昏头昏脑，可怜得要命。只要可以不做这样的梦，你什么事情都肯做
的。”
    “我不会的。”我摇着头，摆出一副万事尽在掌控中的样子，说，“我
会叫这样的梦滚开，别来烦我。”
    “那你还不如在地里种颗种子，再叫它千万不要发芽呢，”安妮小姐
对我说，“这颗种子总会千方百计地从不见天日的地方长出来。”
    “不会的。”我这么说。
    结果，这个梦还真的就长出来了。

    要说我自己，我就像千千万万的孩子一样还没长大。我家就有五个
这样的孩子：斯蒂芙、托尼、我、桑德拉，还有本。斯蒂芙现在已经
嫁人了，住在郊区，在一家实验室上班。托尼在上大学，是我们家头
一个大学生。他去年从高专毕业的时候得了一笔奖学金。
    我家信天主。我们一点点大的时候，就手拉手排成一排上教堂做礼
拜。有人给我们拍过一张去做礼拜的照片，我很喜欢。照片里的我们
看起来就像是这个世界的缩影：差别太大了。有人是金发，有人黑
发，有人长发，还有人板寸。托尼个头已经很高了，本坐在爸爸的胳
膊上还像个小木偶。照片里还有我妈。我曾经仔仔细细地研究过照片
里妈妈的脸。有时我会把手指放在她的脸上，好像这么做就真的能摸
到妈妈一样。妈妈在照片里的模样和她平常一个样：又善良又诚实又
勇敢。她的眼睛和头发都是深颜色的，人胖胖的，总是穿长裤，衬衫
活像个口袋，她连去教堂的时候也这么穿。大家都说我像她，这一点



我自己其实并不清楚。我的个头长得比我的年纪要大一些，眼睛是棕
色的，头发深棕色，就和妈妈的一样。
    妈妈三年前中风过世了，中风的时候还在汉普顿那头的工厂里上
班。她坐在缝纫机前头，后来就跪下去了。我们小孩啥也不知道，放
学回家就像平常一样玩闹，而且还不听大人的话，把冰箱里的东西吃
掉了一半。妈妈一直没回家，我们等啊等啊，等到最后斯蒂芙说“该做
作业了”，有几个就开始写作业了。我还是没动笔，再后来爸爸就回家
了。到了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有点不对劲了。爸爸上的是中班，下午
3点到夜里11点，所以这个时候他原本应该是正好上班上到一半。还
有，他的眼睛红红的，我之前还从来没有看到爸爸哭，也从来没想到
爸爸会哭。爸爸就告诉我们说妈妈没了。
    妈妈死了以后，我们的日子也这么过下去了，可是真的很难。爸爸
是不大开口的人，瘦瘦弱弱的样子。妈妈一死，他看起来越发苍白越
发瘦小了。有的时候我们兄妹几个在家里吵得沸反盈天，根本就注意
不到爸爸还在家里。以前不是这样子的。我还记得之前有好几次，爸
爸下班回到家里就会把食指竖在嘴唇前，叫我们不要再吵了。他叫我
们大家排在他后面，我们一队人就轻手轻脚地走进厨房，猛地从后面
把妈妈紧紧抱住。妈妈吓得一面惊叫一面用手来拍我们，大家就笑得
一起趴到地上。
    事情变了，但这不是爸爸的错。爸爸什么都愿意为你做。他从来不
嚷嚷，看到你烦恼的时候，会想办法让你开心起来。他会给你买上一
条糖，从背后偷偷地塞给你，不让家里的其他小孩看到。他也会给你
一块钱，要么就告诉你他听说金莺棒球队最近又做了宗球员交易。再
不然，爸爸就会坐下来，试试看可不可以一点一点帮你把问题给解决
了。爸爸已经尽力了，不过他代替不了妈妈。
    你看吧，哪怕你的脸长得就像只泔水桶的盖子，妈妈也能让你觉得
自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孩子。妈妈怀里抱着的，不只是你的身，还
有你的心。在家里，我是读书最糟的小孩。我努力过，可是成绩报告
单寄来的时候，结果总那样儿——每次都垫底。三年级的时候我留级
了，第二年也是勉强升级。妈妈从没怪过我。她说：“有的孩子，像托
尼那样的，觉得读书很轻松，那样当然好。不过呢，我最瞧得上的，
却是那些百折不挠的人，就是那种哪怕当不了第一名照样坚持到底的
人。那样的孩子才是最棒的。”



    棒！妈妈那么说的时候，我脸红了。我对自己说：“一定要让妈妈
看到老师没看到的这一点——我其实很聪明。”不过，这只是我和妈妈
之间的秘密。妈妈死了，这个秘密也跟着她死了——不是一下子，而
是慢慢地，像旧T恤衫上的图案那样，一点一点地褪色，最后连轮廓
也彻彻底底不见了。打那以后，我看待自己和别人看我没两样——一
个只长个子不长脑子的笨小孩。我一门心思只想安安稳稳地考及格，
只要可以升级就万事大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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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算先跟你说说我们这个社区。这片社区名叫泰利高地。为什么
要起这个名字？那我可就不晓得了。这个社区里只有一座小山，小山
真的很小。实际上，整个社区只有五个街区那么长，三个街区那么
宽，硬生生地挤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略偏北的地方。我们社区的每一
边都挨着公路，北面还有个棒球馆，那是金莺队的主场——你知道
的，美国棒球联盟队。
    很多人在泰利高地过了一辈子——比如说，就像我。我出生在一英
里外的市立医院，随后妈妈就把我带回了这套砖砌的排屋里，也就是
我们现在住的这一个街区里。这个街区里所有的人家我们都认识，主
要是因为小孩子的缘故。因为排屋又窄又暗，白天没有人会呆在屋子
里，大家都跑到走廊里。小孩子就开始串门，这家的跑到那家，那家
的又窜到这家；拐角上站了一帮子，米尔特店的前面又聚了一群人。
我们这儿和他们郊区不一样。郊区的人很谨慎，生怕让人给绑架了。
我们这儿嘛，随便哪个绑票的都能立马讲出来：泰利高地的人没钱交
赎金。
    不过这儿的风气也不大好。当然了，大多数时候，看着小孩子在一
起玩来玩去，妈妈们在走廊上说长道短，你不会这么想。可是，已经
发生好几桩凶杀案了。有人打劫米尔特家的店，还把他哥哥乔给打死
了。三年前，一帮大小伙子在棒球馆的停车场里杀了一个黑人。有很
长一段时间，爸爸都不喜欢看到黑人搬进我们这个社区。不过自从墨
菲一家搬来做我们的隔壁邻居之后，爸爸的想法就变了。克里斯·墨菲



是我真正的好朋友。我和他有阵子还说自己将来要当史上最牛的二垒
游击组合，等我俩侣岁的时候就要和金莺队签约，打上几年球就好做
百万富翁了。
    不过，这些都是题外话。因为我真正想要告诉你的是隔壁那个街区
里的事情。长话短说吧，那就是个贫民窟。那里的房子大多数是木头
的，而且有几幢看起来就像是粘起来的，活像哪个小毛孩用没人要的
木板和小石子儿搭出来的一样。那里的房子，一年到头，玻璃窗都是
破的。还有几堵墙因为粉刷了太多遍的缘故，看起来都有点像棉被
了。而且墙上还有洞，你一眼就可以看到房子里面去。在我认识麦可
辛、罗纳德和他们的朋友安妮小姐之前，我很少到那个街区去。那一
年是1981年，我刚上初中。那也正是我忽然发现自己不是棒球明星那
块料的时候。在那之前，我每个礼拜大概要花上100个钟头练习投
球；随便找个车库，管它是谁家的，在后墙上画个小正方形，然后对
准它练投球。克里斯有时练挥棒。要是鲍比也一起来的话，我们当中
就还有一个人练接球。我一直相信自己很棒，困扰我的只有一个重大
问题：当投手还是当游击？晚上9点上床睡觉的时候我就会仔细考虑
这个问题。有几次我躺着躺着就猛地下定了决心，于是就翻身对托尼
说：“你猜猜看，我今天已经决定了。”
    “好吧，弗农，”托尼就叹着气问我，“你决定做啥了？”
    “投手。因为在世界系列赛中，从长远看，只有投手才起着决定性
的作用。你看桑迪·考法克斯。大街上每个人都听说过桑迪·考法克斯
这个名字。你要是提奥利·史密斯或者马克·贝朗格的话，很有可能你
脸都憋青了，还是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号。不像人人都知道桑迪·考法克
斯。”
    “弗农，我替你高兴，”托尼就会这样回答我，“我很高兴你终于做出
了决定。”
    “对呀！”可是话音未落，我的疑虑就又全回来了。投手只能红一两
年，而一个优秀的内场球员却可以打好几年。还有，克里斯和我是最
佳组合。我们可以把双击做得很好。每每想到这里我就会扬起手来，
作势要把球投给克里斯，托尼就会气得发狂。
    “你可不可以安安静静躺下来？我得好好睡一觉，明天还要考理化
呢。”



    “大事情，”我每次都这样回答，“你偶尔也有可能得个B呢。那样的
话，你会不会心碎啊？”
    “闭嘴，笨蛋。”
    “你自己才该闭嘴。”托尼在我面前总是神气活现，因为他成绩好，
可是我比他强壮，他也知道这一点。我又扬起手，故意地。托尼就不
吱声儿了。投手还是游击？我问自己。结果主意还没拿定就睡着了。
    那年秋天，克里斯和我去考了校队，我们从来没被录取过。如果我
每个礼拜花100个钟头来练投球的话，那么肯定有同学花1000个钟
头，因为他们比我好太多了。一开始我都没法相信，可是事实就是事
实。在我们社区我是最神气的一个，可在初中部里我什么也不是。
    那年的日子可真不好过。就像我说过的，我以前留过级，所以我比
班上其他小孩要大一岁，个头更是大上很多。妈妈前一年死了，我都
找不到人来说一说我有多么孤单。我得吃早饭、穿衣服，然后到点儿
赶公交车。爸爸经常要上双班，所以上午我们连他面也见不到。小弟
小妹斯蒂芙会照顾，而我已经大了。我到校以后常常发现不是自己的
袜子不配对，就是衬衫掉了一粒纽扣，结果整整一天都很郁闷。我蹲
在最后一排的位子上，希望老师不要点到我，不过老师们一般也不会
来叫我。可是回到家把作业在饭桌上铺开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自己
好像是在读天书。
    我想自己大概得找点有劲儿的事情做了，而且还真的去试了试。学
校里的同学来自不同的社区，大家都很好。午饭时候大家都很开心，
有时也去年级教室里找点乐子，课间就聚集到大厅去。三点钟的时
候，我们就上了校车，各回各区。
    我们社区发生了一件很滑稽的事情。不过我当时还不曾留意到。我
只是发现人一上初中就是大人了，以前常做的事情就不好再做了。像
图书馆和娱乐室的好多活动就全是给小学生举办的。而投球，一旦你
发现自己不可能靠打棒球出头的时候，再花时间也没啥意思了。去打
工吧，你的年纪又太小了——打工证要到15岁才能申请。所以我们这
一批孩子就真的没有事情可以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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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是鲍比·沙利文挑的头。我们一群人站在街角，一边看着汽
车来来去去一边畅谈我们想拥有的车型。鲍比就问大家有谁会开车
了。我、克里斯和杰瑞·罗兰都说自己会。鲍比说：“我不要钥匙也能
把丰田给发动起来。”
    克里斯就说：“鲍比，你吹得太厉害了。”
    “我真的会，”鲍比说，“要是能找到一辆没上锁的，我就试给你们
看。”
    “等等，”克里斯说，“偷车我不参与的啊，我有其他事情要做。”
    “不是偷车——我连车玻璃都不打破。你没听到我刚才说啥了吗？我
说的是如果可以找到一辆没上锁的车，我就给你们看我怎么把它发动
起来。”
    “我不知道，鲍比。”我很好奇，鲍比到底是能还是不能、会还是不
会，可是浑水我也不想蹚。
    “瞧，你们大家要做的就是帮我找辆这样的车，接下来只要你们愿
意就可以走到那边的街角。你们要做的就是听，只要你们听到我把车
子给发动了，我就立马下车。”
    他的话听起来人畜无害，所以我们就答应了。大家伙儿在四周围到
处找，看哪辆车没上锁。只可惜一辆也没找到。其实，我们找到了两
辆没有上锁的车，一辆雪佛兰，一辆别克。可惜鲍比从来没说过他没
有钥匙也能发动这样的车。不过，他还真的上车试了一下，我们到街
角等着看。他一会儿就下了车——不走运。
    我们又拼命想还有什么好做的，大有不把因为鲍比发动不了车而错
过的乐子找回来就誓不罢休的架势。
    “咱可以到乌尔华斯家拿点儿糖。”有人这么提议。这个事大多数小
鬼头都干过，我们有个朋友叫迈克尔，在乌家店里干活。他比我们要
大上几岁，他知道我们偷糖的事情。不过，他从来不吱声儿，他自己
以前也这么干过。
    “好。”大家都觉得不错，虽然不是很有劲，到底可以打发时间。所
以大家就都到那儿去了。克里斯给我们做掩护，因为他有两块钱，而
且他要是被人逮到偷东西的话，他老爸一准会宰了他。我们就在店里
转了转，搞了点儿小混乱，等我们出来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已经塞了
好几条“好时”糖。我一下子就吃了个精光，毁灭证据。等到大家伙儿
又荡回我们家那个街区的时候，还剩半个小时就可以吃晚饭了。



    我们就是那个时候看到他俩的。我指的是真的注意到这两个人。他
们住在这儿也有些年头了，只不过之前我很少注意到他们两个罢了。
    “看那边。”鲍比说。
    我们瞧了过去。大街中央走过来一个女人，个子又矮又胖，头发都
翘在脑袋两边。她戴着墨镜，抽着烟，头上扣了顶红色的大帽子，帽
檐上还有流苏。她走起路来的样子就好像不想让人挡了她的道一样。
    这个女人带着的那个孩子比她还要怪。他的个子很高，瘦骨伶仃，
真的是皮包骨头那种瘦。他脸上长了青春痘，所以我估摸着他大概有
十几岁了，不过你也不能肯定。他脸上的表情活像个小破孩：受了
惊，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像是有话要讲，两只手紧紧拽住了那个女
人的胳膊。
    “这女的还真的不一般哪，”杰瑞说道，“她叫啥名儿来着？”
    “麦可辛·弗鲁特。小孩子都管她叫疯婆子，那个是她的傻瓜儿子，
叫罗纳德。”
    麦可辛准是猜到了我们正在谈论她，冲着我们嚷嚷起来：“喂，你
们这班小鬼，不要挡我的路。”
    鲍比回嘴说：“谁挡你路了。”
    “你们别挡着我的路，”她又讲了一遍，“这里是美利坚合众国，只要
我想在大街上走，就可以在大街上走。”
    鲍比先是说：“我可没挡你的路。”然后就使了点儿小坏。他把一张
糖纸扔到那两人的脚下，说：“这是给你们家宝贝的糖。”
    麦可辛弯腰捡起来，却发现里面是空的，就把我们臭骂了一通，我
还从来没有听过那样子的骂人话，简直都没法相信了，真是给我上了
一课。
    大伙儿全都哄笑起来，接着杰瑞朝她扔了几只松塔，打到了她的大
衣。她就像只公猫那样大叫起来。
    “我两下子就把你们撞到阿拉巴马去。”她一边把手提包举起来挥舞
一边大叫大嚷起来。
    杰瑞笑了，不过我看得出他有点儿慌了神。
    “好啊，你来扔啊！”杰瑞嚷嚷回去。
    “我倒是想扔啊，我只要一扔就把你像只乒乓球一样扔到街上去
了。”
    “那你干吗不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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